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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当地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近

2094 个。中山、华山等各大医院，

每年都会以国家巡回医疗队等形式

开展医疗援助，足迹踏遍新疆、西藏、

云南、甘肃、内蒙古等中西部地区、

革命老区和深度贫困地区，送医送

药，快速带动当地学科、医院的发展。

在我国历次大灾大难中，都有

上医人参与医疗救援的身影。上医

人还走出国门，为巴基斯坦、摩洛

哥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家提供了医疗

援助。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

两乡。为国为民，上医人的情怀挥洒，

不以山海为远。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表示：

95 年来，“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

的精神已经融入上医人平凡的生活

和工作，一代代上医人用精谌医术、

高尚医德践行“正谊明道”的院训，

仁爱始终，立人为国。

继医学初心

“叮咚”，每当有人经过入口

的木门，这样的提示铃声总会响起，

似乎也在提醒到访的人们，他们即

将参观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

“去之前觉得很神秘，甚至有些害怕；

去了之后，感觉得到了心灵的洗礼。”

无论是否医学专业、无论是否在校

师生，在众多观众那里，位于上医

东 9 号楼的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常

常得到这样的评价。这里不仅以实

物标本的形式展示了人体的奥秘，

更让人体会到遗体捐献的意义、“大

体老师”的奉献。

由于肉眼看到的整体器官是大

体形态结构，医学界将尸体标本称

为“大体”，称遗体为“大体老师”。

人体科学馆中，年龄最小的大体老

师，当属人们一进去就能迎面看到

的一对在腹中存活了五个月的双胞

胎，她们是上医创始人颜福庆早产

的小孙女。

捐献遗体的多少和尸体解剖率

的高低，往往是一个国家公民文明

程度和国家卫生状况的重要标志。

遗体捐献在中国的历史与上医病理

学教授、曾任上医代理院长的谷镜

汧紧密相联。他在国内最先倡导遗

体捐献，又在生前立下捐献志愿书。

复旦大学的老校长谢希德院士

以及她的丈夫曹天钦院士，都将自

己的遗体捐献给医疗事业。

1982 年，上海市在上医等六个

医学院校建立“遗体捐献登记接受

站”，上医开始接收被捐献的遗体。

目前复旦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的接

收量占上海的 40%，居全国首位，

基本能满足教学需要。除了遗体接

受站，在上医的病理标本博物馆和

人体科学馆，有大概 5000 件标本来

自不知名的逝者无偿捐献。

遗体捐献接受站会给每一位捐

献者家属送上一个琥珀色的小纪念

碑，上面可以镶上捐献者的照片，

以供追思。生命虽然在逝者的身体

上终结了，但以另一种形式，在医

者悉心治疗下痊愈的人们身上得到

了延续。

纪念碑不仅镌刻着遗体捐献者

的功绩，也是所有上医人心中的一

块指路石：医学之径的终点，是无

尽的奉献。

“我给医学本科生上免疫学概

论的第一课时，总会告诉他们：选

择了医学，就要准备好为科学作出

奉献和牺牲。”复旦上医免疫学系

团队带头人、基础医学院教授储以

微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她说，免疫学是从病原生物学

中发展分支出来的，数百年来，人

类在两者的探索中，医者一直都在

直接奉献生命健康，把风险留给自

己，“抽自己的血做实验”“亲身

最先试验新疗法”的例子举不胜举。

医者在医疗领域本身当然要过

硬。上医自成立以来，就不断书写

着各类临床治疗、基础科研的突破

纪录；同时，还培育着优秀的医学生。

储以微个人以及团队，分别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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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聆上医》中，观

众们参观复旦大学人

体科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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